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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十二回 晤双亲芳心惊噩梦 

           完大事矢志却尘缘 

上回书表的是安、何两家，忙着上路；邓、褚两家，

忙着送别。一边行色匆匆，一边离怀耿耿。次日何玉凤起

来，见安太太婆媳和张太太，并邓九公的那位姨奶奶，都

已梳洗，在那里看着仆妇丫鬟们，归着随身行李。只有褚

大娘子不在跟前，姑娘料是她那边张罗事情，不得过来；

自己便急急的梳洗完了，要趁这个当儿，先过去拜辞九公

和褚大娘子，叙叙别情。及至问了姨奶奶，才知他父女两

个，五更天就进山照料起灵去了。

玉凤姑娘听了说道：“我在这地方整整的住了三年；

承他爷儿两个，多少好处，此去不知今生可能再见？正有

许多话说，怎么这样早就走了？走也不言语一声儿呢！”

安太太道：“九公留下话来，说他们从山里走，得绕好远

儿的呢！他同他家姑爷姑奶奶，和你大兄弟，都先去了，

留了你大爷招护咱们娘儿们，就从这里动身，到码头上船；

等着到了船上，他爷儿两个也要来的，在那里有多少话说

不了。”姑娘听了无法，只得匆匆的同大家吃些东西，辞

了姨奶奶，收拾动身。来到大厅，安老爷正在外面等候，

早有褚家的人，同了戴勤、随缘儿、赶露儿一班人，把车

辆预备在东边大院落里。安老爷便着人前面引路，一行上

下人等就从那大院里上了车。当下安太太和玉凤姑娘同坐

一辆，张太太和金凤姑娘同坐一辆。安老爷看众人上了车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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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己才上车，带了戴勤等护送同行，便从青云堡出岔道口，

顺着大路奔运河而来。共十来里路，走不上半个时辰，早

望见渡口码头边，靠着有三只大太平船，和几只伙食船；

晋升、梁材、叶通一班人，都在船头侍候。又有邓九公因

安老爷带得人少，派了三个老庄客，还带着几个笨汉子，

叫他们沿途帮着照料，一直送到京。这班人见车辆到了码

头，便忙着搭跳板，搬行李。安老爷把大家都安顿好在安

太太船上。玉凤姑娘虽然跟她父亲到过一次甘肃，走的却

是旱路，不曾坐过长船；如今一上船，便觉得另是一番风

味，耳目为之一新。张太太进门，就找姑娘的行李。张姑

娘道：“妈和姐姐都在那船上住，行李都在那边呢！”张

太太道：“我们不在这里睡呀，那么说，我走罢！看行李

去。”说着，望外舱里就走。

安太太道：“亲家你不要忙，那船上有人照看，你方

才任甚么东西没吃，等吃了饭，再过去不迟。”她道：“我

吃啥饭哪！我还不是那一大碗白饭，等回来你大伙儿吃的

时候儿，给我盛过碗去，就得了。”说着，早过那船去了。

大家歇了一刻，只见褚大娘子先坐车赶来，一进舱门

便说：

“敢是都到了？我可误了！谁知这一边，多绕着十来

里地呢！”因又向玉凤姑娘道：“道儿上走得很妥当，你

放心罢！倒真难为我们这个大少爷了，拿起来三四十里地；

我们老爷子和你姐夫，倒还换替着坐了坐车；他跟着灵，

一步儿也不离。我那样叫人让他，他说不乏；又说二叔吩

咐他的，叫他紧跟着走。你们瞧着罢！回来到了这里，横

竖也邋遏了。”安太太道：“他小孩子家，还不该替替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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姐姐吗？”玉凤听了，心上却是十分过不去；正待和褚大

娘子说话，忽听得问道：“张亲家妈哪里去了？”张姑娘

道：“她老人家惦着姐姐的行李，才过那船上去了。”褚

大娘子道：“真个的我也到那边看看去。”说着，起身就

走。玉凤姑娘说：“你到底忙的是甚么，这等慌张似的。”

一句话没说完，褚大娘子早站起身来，出舱去了。

不一时，晋升进来回说：“何老太太的灵，已快到码

头了。”安老爷道：“既然如此，我得上岸迎一迎；你大

家连姑娘且不必动。那边许多人夫，拥挤在船上，没处躲

避，索性等安好了，再过去罢！”说着，也就出去。

少时灵到，只听那边忙了半日，安放妥当，人夫才得

散去。

船上一面上格扇，摆桌椅，打扫干净。安老爷才请玉

凤姑娘过去，安太太和张姑娘也陪过去。姑娘进门一看，

只见她母亲的灵柩，包裹得严密，停放得安稳，较比当日

送她父亲回京倍加妥当。忙上前拈香，磕头告祭；因是和

安老爷一家同行，便不肯举哀。拜过起来，正要给众人叩

谢，早不见了褚大娘子，因问：“褚大姐姐呢？索性把师

傅也请来，大家一处叙叙。”安老爷道：“姑娘你先坐下，

听我告诉你：九公父女两个，因和你三载相依，一朝分散，

不忍相别；又恐你恋着师弟姊妹情肠，不忍分离，倒要长

途牵挂，因此早就打定主意，不和你叙别！他两个方才一

完事，就走了，此时大约已出好远去了！”说话间，只听

得当当当一片锣响，华拉拉扯起船篷。那些船家，叫着号

儿，点了一篙，那船便离了岸，一只只荡漾中流，顺流而

下。此时姑娘的乌云盖雪驴儿，是跟着华忠进了京了；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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胎铁背弹弓，是被人借了去，仗胆儿去了；只剩了一把雁

翎刀，在后舱里挂着。就让拿上它飕的一声，跳上房去，

大约也断没那本领，扑通一声，跳下水去 ；只得呆呆望

了水面发怔。

再转念一想：这安、张、邓、褚四家，通共为我一个

人，费了多少心力，并且各人是各人的尽心尽力，况又这

等处处周到，事事真诚；人生在世，也就难得碰着这等遭

际，因此她把离情打断，更无多言，只有一心一意，跟着

安老爷、安太太北去。

安老爷便同了张太太在船伴着姑娘；又派了她的乳母

丫鬟，便是戴勤家的，和随缘儿媳妇，带着两个粗使的老

婆子，侍候安太太；又把自己两个小丫头，一个叫花铃儿

的，给了玉凤姑娘；一个叫柳条儿的，给了他媳妇张金凤。

这日，安老爷、安太太、张姑娘便在船上，陪着姑娘，直

到晚上靠船后，才各自回船。

只苦了安公子，脚后跟走得磨了两个大泡，两腿生疼，

在那里抱着腿哼哼。

从这日起，不是安太太过来，同姑娘闲话；便是张姑

娘过来，同她作耍。安老爷也每日过来望望。这水路营生，

不过是早开晚泊，阻雨候风。也不止一日，早到了德州地

面。这德州地方，是个南北通衢、人烟辐辏的地方。这日

靠船甚早，那一轮红日尚未衔山，一片斜阳，照得水面上

乱流明灭，那船上桅杆影儿，一根根横在岸上，趁着几株

疏柳参差，正是渔家晚唱，分明一幅画图！恰好三只船头

尾相连，都顺靠在岸边。那运河沿河的风气，但是官船靠

住，便有些村庄妇女赶到岸边，提个篮儿装些零星东西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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卖，如麻绳、棉线、零布带子，以及鸡蛋、烧酒、豆腐干、

小鱼子之类都有，也为图些微利。

这日安太太婆媳，便过玉凤姑娘这船上来吃饭。安太

太见岸上只是些妇女，那天气又不寒冷，便叫下了外面明

瓦窗子，把里面窗屉子也吊起来，站在窗前，向外和那些

村婆儿一长一短的闲谈，问她这里的乡风故事，又问她们

都在那乡村住。内中一个道：“我那村儿叫孝子村。”安

太太道：“怎么得这等一个好名儿，想必你们村里的人，

都是孝顺的？”她道：“不是这么着。这话有百十年了，

我也是听见我那老的儿说。老年那有个教学的先生，是个

南直人，在这地方开个学馆，就殁在这里了。他也没个亲

人儿，大伙儿就把他埋在那乱葬岗子咧！落后来，他的儿

作了官来，找他父亲来；听说殁了，他就挨门打听。那埋

的地方，也没人儿知道；我家住的离他那学馆不远儿，我

家老公公可倒知道呢！翻尸倒骨的，谁多这事去，也就没

告诉他在那儿他没法儿了，就在漫荒野地里，哭了一场。

谁知受了风，回到店里，一病不起，也死了。我村里给他

盖了个三尺来高的小庙儿，因这个大家都说他是孝子、孝

子的，叫开了，就叫孝子村。”安太太听着，不禁点头赞

叹。姑娘听了这话，心里暗道：“原来个孝子，也有个幸

不幸，也有个天成全不成全。只听这人身为男子，读书成

名，想寻父亲的骸骨，竟会到无处可寻，终身抱恨。想我

何玉凤遇见这位安伯父，两地成全，一丘合葬，可见‘不

求人’的这句话断说不起。”这等一想，觉得听着这些话，

更有滋味，不禁又问那村婆儿道：“你们这里还有照这样

的故事儿，再说两件我们听听。”又一个老些的道：“我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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们德州这地方儿，古怪事儿多着呢！古怪再古怪，不过我

们州城里的这位新城隍爷咧！”姑娘笑道：“怎么城隍爷

又有新旧呢？”那人道：“你可说么，那州那县，都有个

城隍庙，那庙里都有个城隍爷。谁又见城隍爷有个甚么大

灵验来着？我这里三年前头，忽然一天，到了半夜里，听

见那城隍庙里，就和那人马三齐笙吹细乐也似的，说换了

城隍爷，新官到任来咧！那天起，这城隍爷就灵起来：不

下雨，求求他，天就下雨；不收成，求求他，地就收成；

有了蝗虫，求求他，那蝗虫就都飞在树上，吃树叶子去了，

不伤那庄稼；谁家老的生了病，去烧炷香，许个愿，更有

灵验。今年某时间，我们山里可就出来一只硕大的老虎，

天天把人家养的猪羊，拉了去吃；州里派了多少猎户们打

它，倒伤了好几个人，也没人敢惹它。大伙儿，可就去求

他老人家去了。那天刮了一夜没影儿的大风，这东西就不

见了。后来这些人们，都到庙里还愿去了；一开殿门，瞧

见供桌前面，直挺挺的躺着比牛还大的一只死黑老虎，才

知道是城隍爷把它收了去了。我们那些乡约地保和猎户

们，就报了官；那州官儿，还亲身到庙里来，给他磕头；

听说万岁爷，还要给他修庙挂袍哩！你说这城隍爷，可灵

不灵？”姑娘向来除了信一个天之外，从不信这些说鬼说

神的事，却不知怎的听了这番话，象碰了自己心里一桩甚

么心事，又好象在那里听见谁说过这话似的；只是一时再

想不起。

说着，天色已晚，船内上灯，那些村婆儿，卖了些钱，

各自回家。安太太和张姑娘便也回船。玉凤姑娘和张太太，

这里也就待睡。一路来张太太是在后舱横床上睡，姑娘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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卧舱床上睡 ；随缘儿媳妇便随着姑娘在床下打地铺睡，

当下各各就枕。

可煞作怪，这位姑娘，从来也不知怎样叫作失眠；不

想这日身在床上翻来覆去，只睡不稳；看看转了三鼓，才

得沉沉睡去。

便听得随缘儿媳妇叫她道：“姑娘，老爷太太打发人

请姑娘来了。”姑娘道：“这早晚老爷太太也该歇下了，

有甚么要紧事，半夜里请我过船？”随缘儿媳妇道：“不

是这里老爷太太，是我家老爷太太，从任上打发人请姑娘

来的。”姑娘听了，心里恍惚，好象父母果然还在。便整

了整衣服，不知不觉，出了门，不见个人，只有一匹雕鞍

锦鞯的粉白骏马，在岸上等候。姑娘心下想道：“我小时

候，随着父亲，最爱骑马；自从落难以来，从来不曾见匹

骏马；这马倒象是个骏物，待我试它一试。”说着，便认

镫扳鞍上去。只见那马双耳一竖，四脚凌空，就如腾云驾

雾一般，耳边只听得唿唿的风声；转眼之间，落在平地，

眼前却是一座大衙门，见门前有许多人在那里侍候。姑娘

心里说道：“原来果然走到父亲任上来了；只是一个副将

衙门，怎得有这般气概？”心里一面想，那马早一路进门，

直到大堂站住。姑娘才弃镫离鞍，便有一对女僮，从屏风

迎出来，引了姑娘进去。到了后堂，一进门，果见她父母

双双的坐在床上。姑娘见了父母，不觉扑到跟前，失声痛

哭，叫声：“父亲母亲，你二位老人家，撇得孩儿好苦！”

只听他父亲道：“你不要认差了！我们不是你的父母；你

要寻你的父母，须向安乐窝中寻去，却怎生走到这条路上

来？你既然到此，不可空回，把这桩东西交付与你，去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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个下半世的荣华，也好准折你这场辛苦。”说着，便向案

上花瓶里，拈出三枝花来。原来是一枝金带围芍药，一枝

黄凤仙，一枝白凤仙，结在一处。姑娘接在手里，看了看

道：“爹娘啊！你女儿空山三载，受尽万苦千辛，好容易

见着亲人，怎的亲热话也不同我说一句？且给我这不着紧

的花儿！况我眼前就要跳出红尘，我还要这花儿何用？”

他母亲依然如在生一般，不言不语；只听得父亲道：“你

怎的这等执性？你只看方才那匹马，便是你的来由；这三

枝花，就是你的去处，正是你安身立命的关头。我这里有

四句偈言吩咐。”说着，便念了四句道：

天马行空，名花并蒂，来处同来，去处同去。

“你可牢牢紧记，切莫错了念头！我这里幽明异路，

不可久留，去罢！”姑娘低头听完了那四句偈言，正待抬

头细问原由，只见上面坐的哪里是他父母，却是三间城隍

殿的寝宫；案上供着泥塑的德州城隍和元配夫人，两边排

列着许多鬼判，吓得她拿了那把花儿，忙忙的回身就走。

将要出门，却喜那匹马还在当院里。她便跨上，一辔头跑

回来，却是迷失了路径。正在不得主意，只听路旁有人说

道：“茫茫前路，不可认差了路头。”姑娘急忙鞭马，到

了那人跟前一看，原来是安公子。又听他说道：“姐姐，

我哪里不寻到，你父母因你不见了，着人四下里寻找，你

却在这里头耍。”姑娘见公子迎来，只得下马；及至下了

马，恍惚间那马早不见了。安公子便上前搀她道：“姐姐，

你辛苦了，待我扶了你走。”姑娘道：“嘟！岂有此理！

你我男女授受不亲，你可记得我在能仁寺救你的残生，那

样性命在呼吸之间，我尚且守这大礼，把那弓梢儿扶你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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你在这旷野无人之地，怎便这等冒失起来？”公子说道：

“姐姐，你只晓得男女授受不亲，礼也；你可记得那下一

句？”姑娘听了公子这话，分明是轻薄她，不由得心中大

怒起来，才待用武，怎奈四肢无力，平日那本领气力，一

些使不出来，登时急得一身冷汗，啊呀一声醒来，却是南

柯一梦。

何玉凤连忙翻身坐起，还不曾醒得明白，一手捏着个

空拳头，口里说道：“我的花儿呢？”只听随缘儿媳妇答

应说：

“姑娘的花儿，我收在镜匣儿里了。”姑娘这才晓得

自己说的是梦话。听得她在那里打岔儿，便呸的啐了一口

说：“甚么花儿你收在镜匣儿里？”她却鼾鼾的又睡着了。

姑娘回头，叫了张太太两声，只听她那里酣吼如雷，睡得

更沉。自己便披上衣裳坐起来，把梦中的事前后一想，说：

“我自来不信这些算命打卦圆梦相面的事，今夜这梦，作

的却有些古怪；分明是我父母，怎的不肯认我？又怎的忽

然会变作城隍呢？这不要是方才我听见那村婆儿，讲究甚

么旧城隍，新城隍，闹的罢！”想了半日，又自言自语的

道：“且住，我想起来了，记得在青云山庄见着我家奶公

的那日，他曾说过当日送父亲的灵，到这德州地方，曾梦

见父亲成神；说的那衣冠，可就和我梦中见的一样；再合

上这村婆儿的话，这事不竟是有的了吗？但是既说是我父

母，却怎么见了我，没一些怜惜的样子？只叫我到安乐窝，

另寻父母去。我可知道这安乐窝儿在那里呢？再说又告诉

我那匹马，那三枝花，便是我的安身立命，这又是个甚么

讲究呢？到了那四句话，又象是签，又象是课，叫人从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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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解起？这个葫芦提，可闷坏了人了。”姑娘本是个机警

不过的人，如此一层层的往里追究进去，心里早一时大悟

过来。自己说道：“不好了，要照梦这个跟想起来，我这

番跟了他们来，竟大错了。

那安乐窝里面的话，可不正合着个‘安’字？那安公

子的名，是叫作安骥，表字又叫作千里，号又叫作龙媒，

可不都合着个‘马’字？那枝黄凤仙花，岂不合着张姑娘

的名字？那枝白凤仙花，岂不又正合着我的名字？那枝金

带围芍药，不必讲，自然应着功名富贵的兆头，便是安公

子无疑了。且莫管他日后怎样的富贵，怎样的功名，但是

我这作女孩儿的一条身子，便是黄金无价；有一颗心，便

是白玉无瑕。想我当日在悦来店、能仁寺作的那些事，在

我心里，不过为着父亲的冤仇，自己的委屈，激成一个路

见不平，便要拔刀相助的性儿。不作则已，一作定要作个

痛快淋漓，才消得我这副酸心热泪，这条心可以对得起天

地鬼神，究竟我何尝为着甚么安公子不安公子来着呢！如

今果然要照梦中光景，撞出这等一段姻缘来，不用讲我当

日救他的命是想着他，赠金也是想着他，借弓也是想着他；

偏偏的我一时高兴，无端把个张金凤给他联成一双佳偶，

更仿佛是我想着他，才把她配合他，好叫他周旋我，如今

索性迤逦迤逦的，跟了他来了。就这面子上看，我自己且

先没得解说的，又焉知他家不是这等想我呢？我何玉凤这

个心迹，大约是说破了嘴，也没人相信，跳在黄河也洗不

清，可就完了我何玉凤的身分了！这便如何是好？”又想

了一会子，忽然说道：“不要管他。此刻半路途中，有母

亲的灵柩在此，料无别法。等到了京，急急的安了葬，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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便催他们给我那座尼庵 ；那时我身入空门，一身无碍，

万缘俱寂，去向佛火蒲团上了此余生，谁还奈何得我？只

是这一路上，我倒要远远避这嫌疑，密密加些防范，大大

留番心神，才是道理。”说罢，望了望张太太，又叫了声

随缘儿媳妇；她们正在那里睡得香甜，自己重复脱衣睡下。

姑娘觉得自己这个主意，元妙如风来云变，牢靠如铁壁铜

墙，料想他安家的人，梦也梦不到此。那知这段话，正被

随缘儿媳妇听了个不亦乐乎。原来随缘儿媳妇说“那花儿

收在镜匣里”的时候，却是睡得糊里糊涂，接下语儿说梦

话。她说过这句，把脑袋往被窝里偎了一偎，又睡着了。

及至姑娘后来长篇大论的自言自语，恰好她又醒了；听了

一听，姑娘所说的，都是自己的心事。她一来怕羞了姑娘，

二来想到姑娘自幼疼她，到了这里，又蒙安老爷、安太太

把她配给随缘儿，成了夫妇；如今好容易见着姑娘，听了

听姑娘口气，大有不安于安家的意思，她正没作理会处；

如今听见姑娘，把梦里的话，自言自语的自己度量，她索

性不出一言，装睡在那里静听，那话虽不曾听得十分明白，

却也听了个大概。她便不肯说破，因大奶奶和她姑娘最好，

消了闲儿，便把这话悄悄的告诉了她家大奶奶。

那金凤姑娘听了，心中一喜一愁：喜的是果然应了这

个梦，真是天上人间第一件好事；愁的是这姑娘好容易把

条冷肠子热过来了，这一左性，怕又左出个岔儿来。因此

她告诉随缘儿媳妇说：“这话关系要紧，你不但不可回老

爷太太，连你父母公婆，以至你女婿跟前，都不许说着一

字。”她吓得从此便不敢提起。

这个当儿，安老爷安太太因姑娘当日在青云山庄有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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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不见外人的约法三章，早吩咐过公子，沿路无事，不必

到姑娘船上去。及至他二位老人家见了姑娘，不过谈些风

清月朗，流水行云，绝谈不到姑娘身上的事；即或谈到了，

谈的是到京后，怎样的修坟，怎样的安葬；安葬后怎样造

庙；那庙要怎样近边地方，怎样的清净禅院，绝没一字的

缝子可寻。只这没缝子可寻的上头，姑娘又添了一层心事。

她想着是：“他们如果空空洞洞，心里没这桩事，便该和

我家常琐屑，无所不谈，怎么倒一派的冠冕堂皇，甚至连

‘安骥’两个字，都不肯提在话下。这不是他们有心是甚

么？可见我的见识不差，可就难怪我要急急的跳出红尘

了。”这是姑娘心里的事。在安老爷、安太太，并不是看

不出姑娘这番意思来，心里想的是：“你我既然要成全这

个女孩儿，岂有由她胡作非为，身入空门之理？自然该安

一片至诚心，说几句正经话，使她打破迷团，早归正路才

是；但这位姑娘，可不是一句话了事的人，此刻要一语道

破，必弄到满盘皆空，莫如且顺着她的性儿，无论她怎样

用心，只和她装糊涂，却慢慢再看机会，眼下只莫惹她说

出话来。”这是安老爷安、太太心里的事。其实姑娘是一

片真心，珍惜自己；安老爷、安太太更是一片真心，惠顾

姑娘。弄来弄去，两下里都把真心瞒起来，一边假作痴聋，

一边假为欢喜，倒弄得象各怀一番假意了。只顾他两家这

等一斗心眼儿，再不想这桩事越发左了，这回书越发累赘

了！读者，天下事最妙的是云端里看厮杀，你我且置身事

外，袖手旁观，看后来这位安水心先生，怎的下手？这位

何玉凤姑娘怎的回头？张金凤怎的撮合？安龙媒怎的消

受？过了德州，离京一日近似一日，安老爷便发信知照家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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里，备办到京一切事件；专差赶露儿，同了个杂使小厮，

由旱路进京，大船随后按程行走。还不曾到得通州，那老

家人张进宝早接下来。恰好老爷、公子都在太太船上。张

进宝进舱，先叩见了老爷、太太，起来又给大爷请安。太

太道：“你瞧瞧新大奶奶。”他听说，便转身磕下头去，

说：“奴才张进宝认主儿。”张姑娘满面笑容说：“侍候

老爷、太太的人，莫要行这个大礼罢！”公子便赶过去，

把他扶起来。老爷道：“这算咱们家个老古董儿了，他还

是爷爷手里的人呢！”因问他道：“你看这个大奶奶，我

定的好不好？”他道：“实在是老爷、太太疼我们爷，我

们爷的造化。奴才大概前也听见华忠说了，这一趟，老爷

和爷可都大大的受惊，吃了苦，劳了神了。说到这里，老

爷道：“这都是你们大家盼我作外官盼出来的呀！”他又

答道：

“回老爷，看不得一时，天睁着眼睛呢！慢说老太爷

的德行，就讲老爷居心待人，咱们家不是这模样就完了的；

老爷往后还要高升，几年儿我们爷再中了。据奴才糊涂说，

只怕从此倒要兴腾起来了。”安老爷、安太太听了他这老

橛话儿，倒也十分欢喜。因问了问京中家里光景，他道：

“朝里近来无事，也很安静。华忠到京，奴才遵老爷的谕

帖，也没敢给各亲友家送信，连乌大爷那里差人来打听，

奴才也回复说：‘没得到家来准信。’就只舅太太时常到

家来，奴才不敢不回。舅太太因惦记着老爷、太太，和我

们爷奶奶已经接下来了，在通州码头庙里等着呢。”老爷

道：“很好。”又问：“园里的事都预备妥当了么？”他

又回道：“那里交给宋官儿和刘住儿两个办的，都齐备了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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杠房人也跟下奴才来了，在这里侍候听信儿。奴才都遵老

爷的话，办得不露火势，也不露小家子气，请老爷、太太

放心。”老爷忽然想起问道：“那刘住儿你也派他在园里，

中用吗？”他连忙回道：“老爷问起刘住儿来，竟是件怪

事。

自从他误了我们爷的事，等他剃了头，消了假，奴才

就请出老爷的家法来，传老爷的谕，结结实实责罚了他三

十板子。谁知他挨了这顿打，竟大有出息了，不赚钱，不

撒谎，竟可以当个人使唤了！”老爷点头道：“这都很难

为你。你歇歇儿，也就回去罢，家里没人。”他道：“不

相干。家里，奴才把华忠留下了。再程师老爷也肯认真照

料的。”太太道：“告诉他们外头，好好儿的给他点儿甚

么吃 ；他这么大岁数了，莫饿着回去。”他听了，忙着

又跪下说：“太太恩典，奴才还得过去见见亲家老爷、亲

家太太；还有何家太太灵前，和那位姑娘。请示老爷、太

太，奴才们怎么样？”老爷道：“灵前你们可以不行礼，

姑娘且不必见，到家再说罢！只见见亲家老爷就是了！”

公子连说：“张爹，你先歇歇儿去罢！站了这半天，船上

不好走，不用满处跪了！”他道：“爷甚么话？一笔写不

出两主儿来；主子的亲戚，也是主子；一岁主，百岁奴；

何况还关乎着爷奶奶呢？如今这些才出土儿的奴才，都是

吃他娘的两天油炒饭，就瞧不起主子。老爷这一回来，奴

才们要再不作个样子给他们瞧瞧，越发了不得了。”公子

被他说的，也不敢再言语了。

太太道：“你只管去，也歇歇儿，不用忙。”他这才

答应了两个是，慢慢退了出去。读者，你看怎的连安老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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家的人，也叫人看着这等可爱！这老头子，大约和那霍士

端的居心行事，就大不相同了！说话之间，那船一只跟一

只的，早靠了通州龙王庙码头。

这安老爷此番出京，为了一个县令，险些撞破家园；

今日之下，重归故里，再见乡关；况又保全了一个佳儿，

转添了一个佳妇。

便是张老夫妻，初意也不过指望带女儿，投奔一个小

本经纪的亲眷，不想无意中得这等一门亲家，一个快婿，

连自己的下半世的安饱都可不必愁了。至于何玉凤姑娘，

一个世家千金小姐，弄得一身伶仃孤苦，有如断梗飘蓬，

生死存亡，竟难预定。忽然的大事已了，一息尚存，且得

重返故乡。虽是各人心境不同，却同是一般的欢喜。

当下安老爷便要派人，跟公子到庙里先给舅太太请安

去。

正吩咐间，舅太太得了信，早来了船上。众人忙着搭

跳板，搭扶手，撤围幕。舅太太下了车，公子上前请安。

舅太太一见公子，只叫了声：“哎哟！外外。”先就纷纷

泪落，半日说不上话来。倒是公子说：“请舅母上船罢！

我母亲盼舅母呢！”他便搀了舅母，后面仆妇，同随着上

了船。安老爷在船头见了舅太太，一面问好，早见安太太，

带了媳妇，站在舱门口里等着。舅太太便赶上去，双手拉

住她。姑嫂两个，平日本最合式，这一见，痛得几乎失声

哭出来，只是彼此都一时无话。安太太便叫媳妇过来，见

过舅母。舅太太一把拉住说：“好个外外姐姐！我自从那

天，听见华忠说了，就盼你们，再盼不到，今日可见着了。”

说着，拉了安太太进舱坐下。公子送上茶来，舅太太才和

此为试读,需要完整PDF请访问: www.ertongbook.com


